
第一章　　　　我的开始

很久以前，那个关于我的故事发生了，这可是我的小学

语文老师教我们的作文讲故事的开头格式，在此套用一下以

表示怀念之情。

所谓的秀才，嘿嘿，真是荒谬。

为了积极响应党中央和国家的号召，我义无反顾地超前

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后，又无可救药地立宏心壮志要考上大

学，所以我磕磕碰碰地又考上了所谓的县城的重点高中，在

村里面也成了

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还没有什么表示，老爹倒

是对我又是掐着手指头算生辰八字儿，又是把我的左手掌

翻过来翻过去地仔细研究纹理脉络，非要在上面找出来我

有富贵之命的生理证据不可。我只是在心里暗笑，不就是

个高中嘛，用得着这样看重我吗。我大学的门还没有望见

呢，好像我就是那条鲤鱼似的，就认为我已经跳过了那扇

龙门似的。



岁，要是换在旧社会我也是做爹的人了，

其实老爹虽然很是信奉天理命运，风水八卦，可对知识

却是倍加推崇，在此我要用上推崇两字，以表示其重视程

度，我不知道中国能有多少人像我老爹这样，中国的暴发户

那么多，好像没有几个看得起知识啊，这一刻我多么希望老

爹是个暴发户。

我记得老爹曾有一次捏着我的耳朵灌秋风：“夏雨，你

得记住啊，你要为家里面争光啊，咱们泥腿杆子的后代只有

出个书生才有用啊，读得书多胜大丘（田地的意思），不用

耕种自来收，白天不怕人来借，晚上不怕人来偷。”

那一年，我读高一。

那一年，我

可惜了，我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人，当然不能去继

承封建老一套的，要坚决把这个腐蚀我们思想的尾巴砍掉

说来也怪，我老爱把这个进行新旧社会比较，不过往往只能

报以一副神往的傻样，最后一声壮士有志难酬地长叹，不了

了之。

啊？”同桌蓉悄悄

转眼我已经在高中干上了革命⋯⋯

“夏雨，以前有没有人说你很

地递给我一张纸条。

？这不是凉快、冷的意思吗？怎么说我很冷呢，

难道我？⋯⋯”我不解了，抓着脑袋向蓉报以傻笑。

讲话是不敢的，班主任就在上头，哪敢顶风作案呢，我

做贼似的回了张纸条。



眉弄眼地傻 笑了

人说我

是什么意思啊，我还真不懂呢，好像从来没有

呢，我也是第一次听见这个词呢。”

蓉趴在桌子上，捂着嘴朝我笑，笑得我一愣一愣的，心

里直发毛。

“就是酷的意思啊。”蓉笑完了后趁班主任转头在黑板

上疾书的时候，轻声地告诉我。

了，

原来还是流行词汇啊，咱农民不懂高压电嘛，丢死人

那一年的我学会了第一个流行词汇。

回到宿舍后，我一把抄起镜子，顺一顺头发，又挤

几下，傻乎乎的样子镜子中的那个傻

小子头发像块西瓜皮似的耷拉在脑门上，棱角分明的脸，

想和帅攀亲估计是不太可能了，今天却知道原来我还很

酷啊

嘿嘿，说我酷，不就是我才来县城，一切小心翼翼的，

不敢多说话嘛。俗话说东西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言多

必失。其实还不就是我初来乍到，怕被人看穿内心，摆出一

副稍微冷的面孔充当一层保护膜而已

寝室诸友看着我的傻样，还以为我有了什么问题呢

排骨仙凑过来盯着我瞧了一阵，然后探手来摸我额头，

我使了招少林擒拿手法，一把把他的手打开。

“干吗？摸什么摸。”

排骨仙摇摇头，装模作样地叹了口气，

“夏雨中毒了，兄弟们你们还不帮忙救治救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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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边杆猛子和卢三爷在他的煽动下朝我虎视眈眈，连和

我一起从初中升学的死党也跟风。妈的，看来情况不妙，要

是被他们围住难免被蹂躏一番，我一把拉开门，闪了出去。

在他们的注目礼下，我兴冲冲地跑去吃午饭。

学校的伙食是有口皆碑的，早稻米做的饭拌着大锅菜，

借用李逵的名言，嚼在嘴里都能淡出个鸟来，每次吃小半，

撒大半。那个打饭的大妈吃得肥肥胖胖的，腰间堆了不知多

少圈脂肪，粗得犹如水桶，胸前就像挂了两个暖水袋，一动

抖三抖。尤其令我佩服的是她那招用勺打饭的技术，把那

个“抖”字诀运用得炉火纯青。那次我去打饭，眼瞅着勺

里面还有点货色，我正窃喜着呢，她轻轻地那么一抖，就

那么轻轻地一下，我的心却跟着剧烈地抖动起来，肉片全

没有了，只剩下蔬菜了。虽然添饭不要再加钱，我一般是

不再去加的。我今天却心情愉快地加了一次，搞得大妈毫

不吝啬地把她瞪得发圆发鼓的大白眼珠子送给了我，我受

之有愧啊，并且很是替她担心，千万不要哪天在饭盆里找

到她的大眼珠子。

反正那天我的心情是那样的美好，觉得社会主义的新生

活还是挺美好的。晚上熄灯等查寝的老师走了之后照例是开

学以来形成的卧谈会，男生寝室的话题一百个里面肯定有一

百零一个离不开女生，不幸的是每次都有我的花边新闻，而

且每次都是我和同桌谢蓉的。

“夏雨，今天我给你计算了一下，你和谢蓉晚自习共眉



目传情十次，悄悄话八次。”杆猛子唾沫星四射地给大家通

报他的成果。

“去你的吧⋯⋯”我刚要反驳，猛然省悟，便装聋作

哑，不然，另外几位肯定会群起而攻之。那样的话，我罪名

未脱又要惹一身臊。其实我和谢蓉没有什么，我发誓都是他

们这帮鬼造谣说的，她只是我的同桌而已嘛。

那个晚上我念叨着一个“酷”字含着微笑入睡。



第二章　　初识夏萱萱

主任决定来个马克

由于开学还没多久，班委等什么的都是临时的。今天班

吐温式的竞选。

竞选者趋之若鹜，一个个走马观花般地往上面凑，反正

我也不在乎是谁当选，就随便填了一个看着顺眼的，我只希

望快点结束这个无聊的事情。幸亏这个世界上我这种不关心

政治生命的人不多，不然老师们肯定要吃了我的。好不容易

把班长什么的选定，要不是班主任在四周巡视着，我估计就

要梦见周公了。像我这种意志薄弱的人，你要是用钞票和美

色来砸我，我肯定是不会跟你急的，换了在战争年代，估计

没有人了也不会来征我去当兵的。因为要是我做了俘虏，在

没用什么灌辣椒水、老虎凳等大刑前，我肯定就已经招了，

经受严刑拷打而拒不泄密我估计是办不到了，而在吃了大刑

伺候之后再招未免又显得亏吃大发了。

正当我在神游天际之时，一个甜美的声音硬是往我耳朵



万个毛孔吃了人参果估计也就是这个

里跑，仿佛天籁，似来自云端，能游遍心田，听着是那么的

舒服，所谓的全身

样子了

凭我的直觉这肯定是位美女，来学校一段时间了我竟然

不知道？谁叫我不眼观四路，耳听八方呢。我顿时精神一

振，朝着声音传来的讲台方向看去。讲台上的女生娇小玲

珑，留着清爽的短发，一身休闲装，尤其是一条白色牛仔

裤，浑身充满朝气和活力。此刻的她正在发表演说竞选文娱

委员

萱，希望以后能和大家一起娱乐，“大家好，我叫 夏萱

一起快乐⋯⋯，，

下面说了些什么，我早就没记那么多了，我发现自己双

眼有点发直，呆了。好，文娱委员的票不投给你还能投给谁

呢？就恨自己没有多余的票来投给她了。我又到处撺掇利

诱，煽动周围的几个人投她的票，弄得一阵骚动，引得班主

任直朝这边瞅。

班主任姓毛，其实说起来还是从我出生的这个山镇出来

的人呢，据说当年从大学毕业时是十大才子之一呢，只不过

为人过于固执，不懂人情世故，就被发落回原籍了，不然的

话此刻就在大城市工作了。呜呼哀哉，可惜了。由此可知人

活在世上多么难啊。

最后结果如我所愿，夏萱萱高票当选，不当选那才天理

难容呢，我兴奋得很，好像是我自己捡了几张大票子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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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我突然由死狗一样变得兴致那么高，令同桌谢蓉感到

怀疑，直啾啾地盯着我看，好像我脸上有什么好宝贝似的。

其实不就是我早上起床晚了，没来得及洗脸，就慌里慌张地

朝教室跑。大不了我中午再好好地干干净净地洗一把，比你

们还洗得干净。我就不信你现在能从我脸上找出三尺厚的污

垢来。

“芙蓉王，你干嘛，色鬼一样盯着我看，留点人性好

不。认识夏萱萱吗？”我生怕遭到谢蓉质疑，先找个借口把

她的注意力引开再说。

“喂喂喂，谁是芙蓉王啊，难听死了，我耍色鬼也不会

对你耍呢，自作多情。”谢蓉不干了，还捅了我一拳，幸亏

我平时练得多，虽说不上钢筋铁骨，对她这一拳还是轻易地

化解了，却龇牙咧嘴地装出一副很疼的样子。

“活该，谁叫你要这样说我。”

“我怎样说你了，说你芙蓉王是看得起你呢，不然一般

的人还担当不起呢，你看我们湖南的名牌香烟芙蓉王多有

名。咳咳，不说你了，还是回答我的问题吧！”我可不能陷

于被动，要善于争取主动突围。

“哼，就是不告诉你。”说着还把头扭过去故意不理我。

不说就不说，我也懒得去哄她。

我耐得住，她反而耐不住了，又扭过头来跟我说话。

“告诉你算了，夏萱萱是我们寝室的，是我好朋友呢。

说，你有什么企图，老实招来。”



“去去去，好像我这样像坏人似的。”

“我还能有什么企图呢，不就是因为有点好奇嘛，现在

可是鼓励好奇的啊，不然就没有科学创造能力了。”

只有我心里明白着，我的企图大得很呢。

转眼又是一个星期过去了。

星期五下午，照例是大扫除，任务早就在黑板上给出来

了，套用一句话，包产到户，包干到户。

我上周就搞完卫生了，这周怎么样也轮不到我头上了，

我正准备等班主任毛固执宣布下课，我就以百米冲刺的速度

往寝室跑呢，不然晚了就要吸灰尘了。抬头却看见夏萱萱榜

上有名呢，嘿嘿，且慢，我有机会了。

死党吴启仁来叫我，我连忙推脱：“你先走，我待会儿

就来。”

“搞什么鬼名堂，今天又没有你的任务。”吴启仁一脸

疑惑地走了。

夏萱萱的任务是打扫走廊和擦黑板，我等了等，看她往

外边洒水去了，我顺手抄起一个拖把，在水桶里浸得湿湿

的，就在黑板上挥舞开来。我这么懒的人，能省点事就省点

嘛，就不用抹布了。刚弄了一半，夏萱萱就进来了。

“呃，你怎么帮我擦黑板呢？”她一脸疑惑。

“哦，该你擦吗？我不知道呢，还以为没人擦呢，已经

擦了，干脆我替你擦完算了。”我忽然发现，我原来是一个

撒谎的好手呢，第一次惊人地发现。我把黑板弄完，又把下



面湿湿的地面拖了一下。

“我叫夏萱萱，你呢？”

“我叫独孤夏雨，我早就知道你了，就是那个漂亮的声

音又那么好听的文娱委员嘛，谁不知道啊！”我转过头去偷

偷地阴笑了几声又回过头来，够狠，今天我是怎么了，脸皮

功夫竟然不知不觉练得这样厚。我注意到她的脸一红又马上

恢复原状，人家早就听惯了我这种恭维的话。

“嗯，独孤夏雨，独孤与夏雨搭配，好奇特的名字，有

诗意，你爸给你取这个名字很有内涵呢。”

“诗意？”

有诗意，嘿嘿，竟然说我的名字还有诗意。我老爸连初

中都没有毕业，只知道今年要下什么稻种，施多少肥，还能

有多少诗意，说我那还差不多呢。不过也难说，老爹那么喜

欢风水八字，时不时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地挂在嘴

边，说不定我那夏雨的雨字还真有点含义呢，也许与五行神

算数能扯上关系呢，嗯，放假回去问问。

“你在想什么呢？”原来不知不觉中我竟然有点儿出神

了，我连忙掩饰：“哦，我在想你的名字才有诗意呢，我知

道萱草是一种忘忧草呢。”

“原来你的知识这么渊博啊。”这话倒也没假。虽然我

从小学到初中一直是公认的优秀生，老师的骄傲，但我对所

谓的闲书包括武侠什么的一概不拒绝，来者通吃，如饥似

渴，才造就我的博杂。不过这个萱草什么的可是我在上次听



么忘忧草。到她的名字之后才去翻的字典，不然哪知道有什

“以后你就叫我夏雨吧，方便顺口些”其实这也是没

嗦那么长呢。别人都叫我夏雨，法，谁叫我名字啰里啰有办

说是好听，也显得比较亲近，搞得许多人听到之后，还以为

我姓夏，连我自己也以为自己姓夏了，真没有出息。”

“那你也叫我萱萱吧。

，我要吃饭去了，嘿嘿，你要是请我吃饭我“我得走了

不会拒绝的。”

，还是赶紧逃吧。

“好啊，你等一下我。”

不好，还真当真了

，先走了”说完不等她回

飞

“我开玩笑的，我不等你了

答，转身，拔腿， 也似的拐过了走廊，跑了。

晚上，毛固执检查了一遍卫生，指着闪闪地发着耀眼的

黑光的黑板问道：“今天黑板是谁擦的呢？”

了，莫非毛固执发现了黑板是用拖把擦的，他可是不坏

容许的啊，知道了要罚去冲厕所的，一想想厕所，我就有点

恐怖，一个字，臭，两个字，真臭。要不要站起来呢，不能

估计得冲厕所呢，不站起来那不让夏萱萱给顶罪了，起来了

有损我在美女中的形象吗？正在我权衡之际，那边夏萱萱已

经站起来了，我热血一冲，飕地一下也站了起来，连凳子都

带倒了。

浪费。“还两个人擦的啊？”毛固执显然认为这有点

“不是，是我帮她擦的”我站在那，挠着脑袋，奇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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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脚丫

好像我的头皮在发痒呢，哪会呢，下午刚洗的头，现在还湿

着呢，洗发水也没这么差吧。由于没来得及穿鞋站起来，两

子还在外面搞空气污染呢，我看着两个大脚趾头在打

架。这还不算，谢蓉还要在旁边捏着鼻子朝我挤眉弄眼的

我的脚有这么强劲吗？真想给她一招打狗棒法。

。”“不错，擦得挺干净的，希望下次继续努力，请坐下

嘿嘿，吓我一跳，原来是表扬我啊，不是罚我去冲厕

所。早知道如此，就不抢夏萱萱的先呢，她不会以为我想争

功吧。我朝她那边直瞅，发现她也正在看着我，还在笑呢，

我赶紧傻笑了一下。



思乱想章 胡第三

那些日子，我上课老是走神，眼睛时不时地朝着她的方

向看，有时候她不经意地回头，四目相碰时，我会赶紧低

头，弄着眼睛，好像早晨洗脸没洗干净，眼角有坨眼屎似

的，有时候又赶紧摊开一本书，装模作样的，完全一副狼外

婆的样。

为什么她的影子老是出现在我的脑中，一会儿见不到她

的身影，我就会觉得若有所失，丢了魂似的，坐立不安。不

管是早自习还是晚自习，我都早早地进教室，然后当萱萱进

教室时色狼似地盯着，目送她入座。

我发现我已经无可救药地喜欢上了她，萱草，忘忧草。

她会是我生命中那株忘忧草吗？

“夏雨，听谢蓉说你蛮帅的嘛，来，让我来仔细地看一

看。”课间休息时，夏萱萱不知什么时候到了谢蓉旁边，抽

冷子给了我一问。



看来我在女生中的名声还不坏嘛，多亏谢蓉这义务宣传

员，我不由感激地惠顾了谢蓉一眼。

“帅？东蟀还是西（蟋）蟀？其实不敢帅太多，就那么

一点点而已。”说完我还装模作样地把头发一甩，无耻的人

大概也就像我这样了。

“咦？我怎么发现你的脸皮越来越厚了啊！”谢蓉这小

丫头就爱在旁边搅局，搅屎棍似的，令我刚才对她的满腔感

激之情大打折扣。

“呵呵，你是有那么点不谦虚呢。”夏萱萱跟着笑。

我也一个劲地傻笑，哈哈笑这个神功得好好利用，自我

解嘲嘛，一笑破万难。

“叮铃铃⋯⋯”这该死的铃声也不让我趁机再推销一

把，真想哪天半夜捡块板砖把它给砸熄火。

“嘘嘘，大家快安静，高跟鞋来了。”不知谁提醒了一

句，大家各自溜回了座位。

下面高跟鞋粉墨登场：

高跟鞋

性别：

芳名：保密

年龄：不详

特征：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飘几缕刘

海，轻施点粉，微抹点口红，常年四季蹬一双高跟鞋，走起

路来有节奏的“嘀笃嘀笃”响个不停，还没进教室大老远



”谢蓉不知道是中了什么毒，王八吃秤

的就全世界都听见了，赠其名高跟鞋，可想而知我们是多么

感激这双高跟鞋。

一遍，继而就在这不，她刚进教室，先是把教室扫视了

讲台上滔滔不绝地讲开了。

“⋯⋯同学们，柏拉图说人是两腿直立行走的没毛的

动物⋯⋯，，

其他的我没怎么听，这个倒是被我听见了。

“我说芙蓉王，你是动物呢。”我一脸坏笑。

“你要死啊，你才是动物，我看你倒是挺像的，每次就

知道打坏主意，一点人性都没有。”

“这又不是我说的，不是刚才高跟鞋在上面说的吗？她

还说人类的老祖宗是红屁股小毛猴子呢。”

“本来就是嘛！

砣似的认准了这个思想。

顿，

“嘿嘿，是吗？我看现在的人正在把我们的老祖宗当龟

孙子耍呢，要它翻跟头就翻跟头，要它跳就跳。”顿了

了卢三爷那句悲“如今这个社会啊。”不经意中，竟然 用上

天悯人的口头禅。

一天上晚自习，我正趴在桌子上，沉浸在一个美妙的生

物世界中，谢蓉给我递过来一张纸条。

我极为恼怒，我好不容易静下心来看得正兴起，不知谁

死活要破坏我的兴致，往我刀口上撞。我嘟嘟囔囔地打开纸

条，马上像吃了根透心凉的冰棍似的，火气全无。



话：“只要你愿意没有我不愿意的。

有一万个答案，写得真暧昧。

之后我又做贼似的写了几张纸条，所谓做贼似的是指要

躲避毛固执的抽冷子巡视，还要顾及到周围同学是否有

异样。

谢蓉在一边见我又是掐又是写的，歪过头询问：

“你今天好像不太对劲，有点多动的症状呢。”

是啊，不就是想和我做个朋友吗，又不是成为我的女朋

友，我弄得这么激动干什么，真贱，我都鄙视我自己了。

“哦，没什么，有点骚情而已。”

“早就知道你骚情了，总算承认自己的本质特征了吧。”

我趴在桌子上不说话了，脑子里漫无目的地遐想了一

阵，又摸出小刀片来削铅笔，心不在焉的，一不小心，白刀

子进，红刀子就出了，一块肉皮就不见了，鲜血咕咕直冒。

我突然觉得这肉身的痛苦不算什么，只是觉得人的身体在这

小刀片下怎么这么不堪一击，多么有思想的话，我可以成

佛了。

那边谢蓉已经发现不对了，“夏雨，你的手指怎么回事，

“夏雨，我真的觉得你很有趣，真心希望和你做个朋

友，愿意吗？”

真的假的啊，我掐了一把大腿，啊哟，彻心的疼啊。美

女竟然主动提出和我做朋友，美女竟然主动提出和我做朋

友，这搞得我在生物世界也不愿遨游了。连忙撕了张纸回

”靠，这话一万个人看



”

在流血呢，我这儿有创可贴，我给你包一下吧。”说着撕了

个创可贴轻轻地贴了上去，我盯着谢蓉看，忽然发现她对我

是那样的好，亏我还做了她这么久的同桌。

“死死地盯着我看什么，色狼一样。走在大街上肯定有

人用板砖拍你。”

“看你长得美啊，多看几眼。”

“又来了。”谢蓉虽然嘴里这样说着，脸上却全是甜蜜

的样

世上千穿万穿，惟有马屁不穿，醒世恒言啊。只是我刚

才所说的也没拍多少马屁，谢蓉的五官长得是还不错啊，只

是丰腴了点。虽然认可她，却对她没有那种感觉，她对我

呢，也许应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吧

“谢谢你，谢蓉”我这次是很真诚的，像我这种人难

得真心一次的。

”

“没什么，谁叫我们是好朋友兼同桌呢，这么客气干什

么，这可不是你一贯的作风啊。

“好了，不说了，看书吧，快要期中考试了。”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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